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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海電
視新聞的花絮
報道，福州市
有個老外，看
見道路的斑馬
線（內地叫人
行道）交通混亂，就算有行人橫過
，一般司機還是照樣把車子開過去
，索性站在斑馬線上指揮，把過路
的汽車截停，現後招手讓行人先橫
過。電視所見，他姿勢十足，對司
機有譴責有鼓勵，結果司機都聽他
的指揮。

我問過領了駕駛執照的同事，
大家都承認，其實內地的交通規則
與外地大同小異，行人使用斑馬線
是有優先權的，汽車在斑馬線上把
路人撞倒，處罰得特別重。

但實際在馬路上的情況，卻完
全是另一回事。就算在上海這個全
國最先進的城市，行人使用斑馬線
橫過馬路，都提心吊膽，怕被那些
絕對不會減速或停車，不少甚至見到行人還特
別加速的車子撞倒。以香港為例，法律對斑馬
線前停車，讓行人優先管理很嚴，如果行人已
踏上斑馬線，不立即停車會罰得很重，沒有司
機敢以身試法。美國的司機更加禮讓，無論是
否有斑馬線，見到有人要過馬路，都會停車，
等行人橫過。有些司機還微笑招手，表示友善
。我們說自己是文明古國，以禮待人，見此現
象能不慚愧嗎？

讀葉特生兄《後生可怕》一
文，深有同感。吾家附近有商場
，我是常客。見各族裔小兒，由
一歲到四五歲，不論何種膚色，
說什麼母語，都懂得用一招來與
大人 「鬥」，就是哭。而其間頗

多變化。一種是軟的，緊緊抱着他們想要的東西，一
臉懇求，淚眼汪汪。明知這類玩意兒家中已太多，買
回家只不過新鮮一天。但哪個父母、祖父母具鐵石心
腸？早有賣兒童服裝和玩具的公司，把Mum, Please
用作店舖的名字。

一類來硬的，大聲嚎哭，殺豬般叫。目的就是引
起周遭注意甚至厭惡，這就造成大人的心理壓力，勉
強依了他，以求擺脫尷尬處境。一次得逞，以後便變
本加厲。我見過賴在地上打滾撒潑達半小時的孩子。
本來我想看到結果，最後還是趕着有事放棄了。

每見超市收銀處附近貨架上放置糖果，那是大人
與小孩和平協商的緩衝劑，你們扭計要買的東西太貴
，不買了。就買包糖給你吧。

每次見小兒撒賴我都心存厭惡，心裡說：討厭，
我才不上你們的當！話是這麼說，到我的孫女兒淚眼
汪汪求我時，我能抵擋嗎？

人活到這個年紀，忽然覺得
身邊連一個可以直言心事的朋友
也沒有了。

也許大家都長大到一個頑固
如石的地步，可以說思想太熟，
已經不再有什麼需要別人來指點

的地方，不似昔日，常有想不通想不透的惘然和困
惑在。

真的耳根清淨，再無刺耳的話飄過來，一切都
好，說得動聽，朋友只偶爾嘲笑一下你性格上的小
節，明知這可以拿來一笑的小節，也是我自己思想
內裡的一部分，永遠不可抹去的。

其實，這是很可悲哀的，原來，每一個人每一
分鐘都在變，誰說思想、意識一定江山不改？我看
，要墮落，一年半載，從一個完美者可以淪為墮落
者，這並非不可能的事。一個益言善語的人，可變
成對人冷嘲熱諷、只求一己心情大樂的人，這類朋
友比比皆是，不是年紀大了，人一定慈悲的。我還
是願意跟朋友談談心事，說說近日的困惑，而不想
夜夜笙歌、天天美食的把日子歡度了事。然後我忽
然發覺，友輩中誰跟我有此一想法呢？恐怕不會有
吧。大家都進入知天命、不惑和從心所欲的境界，
還有什麼新的挑戰而需要化解的煩惱？內心又怎會
還有要逾矩但不從心的迷思？

如有，也得自己深夜好好去想通吧，大墮後的
是你，與人無尤，你注定是一個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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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開
放
改
革
以
來
，
每

到
農
曆
新
年
，
幾
億
人
就
忙
着

南
來
北
往
趕
回
家
，
火
車
票
難

求
。
今
年
鐵
道
系
統
施
行
了
憑

身
份
證
購
票
的
實
名
車
票
制
度

，
但
仍
有
不
少
票
流
出
讓
黃
牛

黨
牟
利
，
一
票
還
是
難
求
。

在
母
親
家
做
護
工
的
小
左

，
家
在
湖
南
鄉
下
，
女
兒
在
一

月
中
結
婚
，
她
早
就
急
着
要
回

家
打
點
。
火
車
票
預
售
八
天
，

在
佛
山
打
工
的
兒
子
一
有
空
就

替
她
上
網
購
票
，
但
常
遇
網
絡

擁
堵
，
又
或
是
票
已
售
罄
。
有

兩
次
好
不
容
易
進
去
了
，
也
完

成
購
票
程
序
了
，
幾
天
後
卻
又

被
退
了
出
來
。
最
後
她
決
定
自
己
到
售
票
處
排

隊
，
有
時
半
夜
就
去
了
，
終
於
買
到
了
十
二
號

的
車
票
。

兒
子
要
十
八
號
才
能
走
，
因
為
老
闆
那
天

才
派
三
百
元
的
紅
包
。
那
幾
天
的
票
更
為
緊
張

。
小
左
勸
兒
子
放
棄
紅
包
，
早
點
回
去
，
兒
子

不
依
，
說
幹
了
一
年
等
的
就
是
這
紅
包
。
又
曾

想
過
坐
高
鐵
，
但
高
鐵
票
比
一
般
火
車
票
貴
出

一
二
百
，
兒
子
也
捨
不
得
。
最
後
決
定
坐
長
途

巴
士
。
這
條
路
就
辛
苦
多
了
。

許
多
農
民
工
不
會
也
沒
有
條
件
上
網
，
還

是
願
意
拚
體
力
買
票
。
但
拚
體
力
，
也
難
解
決

節
前
回
去
團
聚
過
除
夕
的
老
問
題
。
要
根
本
解

決
春
運
乘
客
高
度
集
中
的
難
題
，
就
要
改
變
農

民
背
井
離
鄉
打
工
的
現
象
。

只
有
盛
產
農
民
工
的
省
份
經
濟
發
展
了
，

城
鄉
和
南
北
收
入
差
距
不
那
麼
懸
殊
了
，
農
民

工
才
可
能
留
在
家
鄉
，
不

需
年
復
一
年
地
為
回
家
的

一
票
發
愁
和
拚
搏
。

這
在
目
前
還
真
是
一

個
遙
遠
的
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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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
了
一
下
午
的
街
回
到

家
，
我
很
想
跟
人
說
話
。
沛

然
卻
一
個
勁
地
兩
眼
發
直
盯

着
電
視
上
的
球
賽
。

這
裡
的
球
賽
莫
名
奇
妙

的
多
，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
幾
乎
天
天
都
有
大
小
不
等

的
球
賽
。

這
時
電
話
響
了
起
來
，

他
也
不
接
，
倒
也
不
怪
他
，

因
為
多
半
是
找
我
。

我
接
時
不
小
心
碰
到
某

個
鍵
，
對
話
失
去
隱
私
，
成

了
大
家
分
享
的
廣
播
節
目
。

對
話
如
下
：

我
姓
謝
。
以
前
你
溫
州

街
的
鄰
居
。
記
得
嗎
？

聲
音
聽
不
出
來
了
。
但

是
，
我
當
然
記
得
你
。
謝
以

訓
是
嗎
？

是
啊
，
是
啊
。

你
怎
麼
知
道
我
電
話
的
？
想
要
知
道
的

事
，
總
會
知
道
。

今
天
怎
麼
會
打
電
話
來
？

就
是
想
到
啊
。
你
還
寫
詩
？

嗯
，
還
寫
。
沒
人
看
就
是
了
。

…
…

這
一
通
電
話
掛
上
後
，
沛
然
球
賽
不
看

了
，
滿
臉
關
切
地
問
：

﹁這
次
真
的
是
你
老
情

人
了
吧
？
﹂
我
笑
而
不

答
。
那
天
晚
上
他
又
燒

飯
，
又
特
別
體
貼
。

很
喜
歡
﹁胭
脂
紅
﹂
這
個
名
字
，
它
的

樣
子
又
跟
名
字
一
般
美
麗
。
那
是
一
種
番
石

榴
品
種
。
個
子
小
巧
秀
氣
，
本
身
是
淡
綠
色

的
，
假
如
熟
了
，
就
帶
着
粉
紅
，
越
熟
粉
紅

色
越
深
。
說
起
來
，
如
今
的
美
少
女
，
早
已

沒
有
害
羞
的
紅
暈
了
。
以
前
的
小
說
，
說
起

窈
窕
女
子
，
君
子
好
逑
。
美
人
被
追
，
滿
臉

嬌
羞
。
這
情
形
早
已
不
存
在
，
現
代
美
少
女

，
有
什
麼
不
曉
得
的
？
有
什
麼
事
會
害
羞
的

？
早
就
見
慣
大
場
面
不
會
驚
喜
，
沒
有
尷
尬

和
忐
忑
，
也
就
沒
有
了
嬌
羞
。

這
﹁胭
脂
紅
﹂
還
有
一
項

好
處
，
那
就
是
﹁香
﹂
。
那
份

香
味
兒
，
對
我
來
說
，
真
是
比

起
名
牌
香
水
還
好
聞
。

番
石
榴
長
在
南
方
。
我
小

時
候
，
家
裡
也
有
一
棵
。
番
石

榴
的
樹
幹
很
堅
實
，
木
頭
極
硬

，
可
惜
不
是
筆
直
的
，
它
多
節

而
枝
幹
曲
扭
，
不
能
當
大
才
使

用
，
只
記
得
小
時
候
，
男
孩
子

都
拿
它
來
做
彈
弓
，
包
括
我
的

弟
弟
們
。

番
石
榴
個
子
不
大
，
深
深

藏
在
樹
葉
之
間
。
要
仔
細
尋
找

才
能
看
到
。
不
過
在
當
年
，
我
沒
有
機
會
看

到
番
石
榴
在
樹
上
熟
透
，
還
未
長
大
，
就
被

鄰
居
孩
子
摘
走
了
。
那
是
一
個
物
質
極
度
匱

乏
的
時
代
，
孩
子
們
沒

吃
的
，
嘴
饞
，
眼
尖
，

什
麼
都
逃
不
過
。

我
買
了
漂
亮
的

﹁胭
脂
紅
﹂
，
擺
在
桌

上
，
滿
室
芬
芳
。

大埔馬屎洲，不是一
個吸引人的郊遊地方，首
先，當然是它的名字，很
多人一聽皺眉，轉眼就忘
記。

然後是它的位置，馬
屎洲鄰近大埔市區，從三門仔過去，要經過一
個連島沙洲，潮漲時，沙洲會被淹過，過不去
，回不來，有被困小島的危險。而且，往馬屎
洲的路上，要跨過一座小山，是原居民的風水
寶地，四處是墳，背山面海，延綿不絕。對一
些想得太多的朋友而言，這是絕對不能踏足之
地。

馬屎洲是地質公園的一部分，未聽過嗎？
當然有原因，乃因為馬屎洲的地質與石頭，不

是那種激動人心的景致；它叫你觀察的，都是很細微的東
西，如石頭上的石英脈、古老的褐色粉砂岩或泥岩。很多
人瞬間喪失興致，畢竟，要學會分辨這塊是二億年前的石
頭，再嘗試欣賞石頭的紋理與顏色變化，多少需要一點耐
性，還要與石頭有點緣分。

馬屎洲並沒有大字宣揚自己是 「地質公園」，路牌只
見 「馬屎洲特別地區」，低調得很，看來是為免給遊人太
大期望。也許，正由於它這麼近、那麼遠，遊人甚稀。冬
日的一個清朗下午，微寒的海岸，聽輕濤與頑石低語；每
塊石頭，在告訴你二億年來的往事。對石頭沒有感覺？也
就沿馬屎洲的平坦灘岸，靜看水波不興的吐露港內海，什
麼石英岩塑性岩赤鐵礦，又有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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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家
洛

馬馬
屎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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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是
在
電
視
機
前
長
大
的
一
代
，
而
今
天
的
孩

子
，
則
是
在
電
腦
前
長
大
的
一
代
。

兩
個
年
輕
母
親
正
在
餵
飼
坐
在
嬰
兒
櫈
上
的
孩
子

，
我
留
意
到
那
些
孩
子
人
手
一
部
，
正
在
觸
摸iP ad

上

的
熒
幕
，
玩
得
全
神
貫
注
，
一
面
玩
一
面
笑
。

孩
子
都
是
兩
歲
上
下
，
應
用
電
腦
時
有
模
有
樣
，

手
指
一
碰
，
畫
面
就
出
來
，
平
板
電
腦
真
個
是
老
少
咸

宜
的
玩
具
。
對
孩
子
來
說
：
吃
只
是
次
要
，
玩
才
是
主

體
。
我
對
那
些
媽
媽
說
：
這
叫
﹁廢
寢
忘
餐
﹂
，
從
小

培
養
出
這
樣
習
慣
好
嗎
？

他
們
的
手
指
和
眼
睛
的
反
應
，

是
從
小
訓
練
出
來
的
，
所
以
啟
動
電
腦

時
，
快
到
連
旁
觀
的
老
眼
都
沒
看
清
，

已
經
找
到
所
需
的
資
料
，
腦
子
也
記
住

了
。

這
是
一
個
速
度
的
時
代
，
他
們
掌

握
的
資
訊
，
又
準
確
又
豐
富
。
一
個
小

學
畢
業
生
，
就
比
得
上
以
前
的
大
學
生

，
以
後
的
時
代
，
就
要
交
給
這
些
飽
學

又
敏
捷
的
人
，
看
着
那
兩
個
嬰
兒
，
我

看
到
人
類
未
來
的
前
途
。
他
們
將
負
起

兩
個
重
大
使
命
，
在
極
度
暖
化
之
後
，

拯
救
地
球
免
於
將
臨
的
浩
劫
；
或
者
帶

領
人
類
移
民
到
另
一
宜
居
的
星
球
。
這

些
都
是
非
凡
的
任
務
。
上
一
代
愚
鈍
又

自
私
，
幾
乎
使
地
球
陷
於
萬
劫
不
復
之

境
。
這
些
孩
子
，
將
要
為
父
祖
收
拾
殘

局
，
要
具
備
不
凡
的
氣
魄
，
綜
觀
大
局

，
且
有
堅
毅
的
決
心
。
他
們
將
在
全
新

的
栽
培
方
式
下
成
長
茁
壯
。

地
球
已
在
危
亡
存
續
之
秋
，
估
計
不
過
二
十
年
，

必
有
大
變
。

這
些
孩
子
剛
告
長
成
，
希
望
他
們
都
能
當
大
任
。

上
一
代
把
世
界
帶
向
極
度
繁
榮
，

下
一
代
必
是
繁
華
過
了
高
峰
後
的

恢
復
與
再
生
。
天
祐
這
些
孩
子
，

好
好
長
大
。

阿 濃
小小兒這一招

葉特生
電電腦前的一代

王 渝
老老情人效應

舒 非
胭胭脂紅

黃子程
忽忽然發覺

姍 而
回回家難

關

平

斑斑
馬
線
優
先
權

責任編輯：李 淼小公園

【本報訊】記者薛鈐文深圳報道： 「深圳攝影學
會成立三十周年精品展」正在深圳美術館舉行。來自
深圳攝影學會的七十一名專業攝影師展出一百二十餘
幅代表作。展覽分為 「一九七八年以前：一個時代一
個攝影師」、 「一九八一至一九九○：影像升騰 蓄
勢待發」、一九九一至二○○○：厚積薄發 空前活
躍」、 「二○○一至二○一一：讀圖時代 走向世界
」四個部分，以時間順序回顧深圳攝影學會三十年的
發展之路，展示深圳攝影師三十年間的優秀作品。

71名攝影師參展
深圳攝影協會會長何煌友表示，在過去的三十年

，深圳的攝影師們走過了一條艱巨而輝煌的道路。成
立之初的深圳攝影學會裝備簡陋、力量薄弱，經過探
索才走出一條自力更生、以文養文的道路，在幾年間
將深圳攝影學會發展壯大起來，在全國攝影界闖出
自己的一片天地，並逐漸走在全國攝影事業發展的
前沿。

三十年來，深圳攝影學會通過組織一系列群眾性
攝影培訓、採風創作和舉辦展覽、影賽等活動，使深
圳攝影人才隊伍蓬勃壯大，深圳攝影創作空前活躍，
並取得理想成績。會長何煌友被國際攝影藝術聯合會
授予 「傑出貢獻獎」、 「銀質獎」和 「E-FIAP獎」；
學會主辦刊物《現代攝影》成為獨立於主流攝影媒體
的一本 「前衛攝影啟蒙讀物」，受到全國許多攝影愛
好者的關注；一九八四年周順斌的作品《升》首獲全
國攝影展金獎之後，楊曉蔚、廖俊鴻先後憑作品《構
成》、《清潔家園》奪得全國影展冠軍；孫成毅、王
琛、賀建華相繼獲得中國攝影最高獎─金像獎；紀
實攝影家楊延康、張新民以平民視角、長期關注的專
題攝影《藏傳佛教》、《包圍城市》贏得 「沙飛攝影
獎」；新聞攝影人余海波、趙青以敏銳的觀察、獨特
的表現力獲得世界新聞攝影比賽 「荷賽」藝術類二等
獎和一般新聞類銀獎；難能可貴的是 「深圳新生代」

攝影師黃京的攝影作品《視覺的純粹》，以青年人特有
的銳利觸覺與前衛意識，奪得二○一一徠卡最佳新人
獎。

喚起建設者回憶
著名作家、影視製作人鄧康延說： 「我們要為城

中記錄者致敬，為被記錄者和觀摩者致敬，它展示的
是一個城市的影集，不論原住民、新移民或旅行者，
深度翻閱都會看到自己的影子，這是有關時間和人間
的傳說，有幸我們也是傳說的部分。」這些攝影作品
，不僅表現了深圳攝影師獨特的視角、精湛的技術，
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內容與每一觀眾息息相關，亦
喚起每位深圳建設者和市民的回憶。該展覽展期至二
月十二日。

回顧成立三十年發展之路

深圳攝影學會辦作品展深圳攝影學會辦作品展深圳攝影學會辦作品展

【本報訊】書畫篆刻藝術家廖亞輝、廖富翔、
張有鑄應邀參加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舉辦的 「墨
痕．心印」中國書畫篆刻展。展出了三名藝術家的
書畫篆刻作品五十餘件，為 「城大」校園增添了一
抹清新古韻。

在日前舉行的 「墨痕．心印」中國書畫篆刻展
的開幕儀式上， 「城大」學務副校長李博亞、副校
長（發展及對外關係）王世全分別代表學校接受了
由三位藝術家共同為 「城大」創作的國畫《韋編三

絕》和篆刻家廖富翔為圖書館刻製的館藏章一枚。
三位藝術家在當代中國書法、國畫和篆刻領域

各有建樹。廖亞輝不但擅長書法，亦是一位詩人。
他的書法深諳 「二王」一脈帖學，風格散逸雅致，
舒朗俊秀，極具明人幽趣。張有鑄擅長山水、花鳥
小品創作，作品兼具徐渭、八大山人、吳昌碩、齊
白石的風格，同時融入當代藝術觀念和思想。廖富
翔現為西泠印社社員，是北京奧運會特邀藝術家，
師從澳門印社社長、名印家陸康學習篆刻藝術，為

安持老人再傳弟子，其篆刻作品既有秦漢遺風，蒼
潤古樸，又能糅合繪畫技巧於印章，別具一格。

是次展出三位藝術家書畫篆刻作品，題材風格
各不相同，匯聚了書法、繪畫、篆刻三種藝術表現
形式：書法作品真草篆隸各體皆備，繪畫作品人物
、山水、花鳥兼具，金石則工寫肖形齊治。三位藝
術家還開辦工作坊，現場教授有關書法、國畫、篆
刻的基本知識和技藝。此外，他們還專為此次展覽
共同完成一幅主題為《韋編三絕》的書畫篆合璧作
品，該幅作品展將永久保存於城市大學圖書館，並
且作為圖書館新擴空間的主題壁畫，用於中國傳統
文化的教育推廣。而廖富翔則為 「城大」圖書館刻
製並捐贈館藏章一枚。

書畫篆刻藝術亮相城大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中國人正在歡
天喜地迎接龍精虎猛的龍年，英國基督教在古
代卻視龍為魔鬼，這並非文化衝突，而是生活
在地球上不同地方、不同時間、不同文明的人
各自對珍禽異獸，想像出不同的象徵與寓意。
香港藝術館昨日開幕的 「神禽異獸─大英博
物館藏珍展」，展出一百七十多項以神禽異獸
為主題的不同年代文物。

展覽分九個部分介紹世界各地對神獸的理
解、幻想與寄託，除中國的龍鳳，還有古埃及
的獅身人面獸、歐洲的獨角獸、希臘或英國的
鷹頭獅身、伊朗的鳥身女妖、意大利的海妖、
日本的天狗、非洲的雙頭犬神，甚至美人魚、
殺人鯨等，令觀者大開眼界。

展覽即日至四月十一日在香港藝術館二樓
專題展廳舉行。

英
博
物
館
藏
品
在
港
展
出

藏
品
在
港
展
出

▲香港藝術館館長（中國文物）李穎莊（左起）、大
英博物館希臘與羅馬展務部館長亞歷珊卓．維林及大
英博物館副總監安德魯．柏奈特介紹展覽詳情 本報攝

◀
花
崗
閃
長
岩
石
像
《
獅
首
女
神
塞
克
邁
特
》
，
約
公
元
前
一
三
九
○

至
公
元
前
一
三
五
二
年
，
原
樹
立
在
埃
及
的
聖
殿
內
，
相
傳
塞
克
邁
特

女
神
會
帶
來
瘟
疫
與
疾
病
，
要
好
好
供
奉
，
才
能
避
免
災
害

本
報
攝

▼鄭黎崗作品《深圳
「8．5」 大爆炸》

本報攝

◀廖俊鴻作品《清潔
家園》 本報攝


